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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语言对听觉障碍人群阅读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赵  英  伍新春  谢瑞波  冯  杰  孙  鹏  陈红君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 应用实验心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儿童阅读与学习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5) 

摘  要  听觉障碍人群由于听觉部分或完全受损, 视觉语言——唇读和手语就成为其阅读能力发展的主要途

径。唇读有助于听觉障碍人群形成语音表征, 与词汇知识相互影响, 且可以促进字词阅读及阅读理解的水平; 
口语或书面语的加工可以激活相应的手语表征, 手语影响着听觉障碍人群各个层次的阅读能力。未来研究应

该关注语音意识、词汇知识等技能在视觉语言影响听觉障碍人群阅读能力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并以视觉语言

为中心, 发展出适合汉语听觉障碍人群阅读能力习得的理论模型。 
关键词  听觉障碍; 视觉语言; 阅读能力; 唇读; 手语 
分类号  R395; B842; G44 

1  引言 

阅读能力的获得是个体学习知识, 掌握各项

技能, 不断适应社会的必要条件。各个国家都十

分重视培养儿童的阅读习惯 , 以使儿童逐渐从

“学会阅读”过渡到并超越“从阅读中学习”的阶段。

字词识别是阅读能力发展的基础, 阅读研究领域

中的许多理论模型也围绕字词识别的机制而展

开。阅读的双通路瀑布式模型(Dual-route Cascaded 
Model)对传统的双通路理论 (Baron & Strawson, 
1976)进行了修正和完善, 其实质也是认为字词识

别包含词汇和非词汇两个通路, 其中, 词汇通路

指读者可以将看到的字词与心理词典中的语义或

语音表征建立联结; 而亚词汇通路指利用形−音

对应规则, 对字词进行语音编码(Coltheart, Rastle, 
Perry, Langdon, & Ziegler, 2001)。阅读发展阶段论

(Ehri, 1995, 2005)也指出, 虽然儿童早期可以凭

借视觉线索进行学习, 但该过程同样十分强调语

音的参与, 即儿童需要将视觉线索与头脑中的语

音及语义信息进行匹配。 
大量拼音文字与非拼音文字的研究均表明 , 

语音是影响儿童字词识别及各项阅读能力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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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e.g., McBride-Chang et al., 2008; Shu, Peng, & 
McBride-Chang, 2008; Vellutino, Fletcher, Snowling, 
& Scanlon, 2004)。因此, 听觉障碍(下文简称“听
障”)儿童在“学会阅读”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大的挑

战。在健听儿童的世界里, 他们可以接触到各种

各样的声音刺激, 持续的听觉信号的输入使其语

音表征能力渐渐发展, 进而习得可以与人交流的

语言。尽管一些听障儿童可以借助部分残余听力、

人工耳蜗或助听器来感知外界声音, 但是任何程

度、任何时长的听力缺失都会使儿童面临语言发

展迟滞的风险(Moeller, Tomblin, Yoshinaga-Itano, 
Connor, & Jerger, 2007)。长时间语音刺激的缺失

或不足, 会严重阻碍听障儿童的语音意识、字词

解码、正字法技能、词汇知识等多方面阅读能力

的发展(李德高, 张积家, 2006; Harris, Terlektsi, & 
Kyle, 2017b; Luckner & Cooke, 2010)。许多研究一

致表明, 听障儿童在阅读时会体验到困难, 其阅读

水平显著滞后于正常的同龄人(e.g., Kyle & Harris, 
2010; Lederberg, Schick, & Spencer, 2013; Wauters, 
van Bon, & Tellings, 2006)。刘卿(2010)通过分析

九年制聋校毕业生语文升学考试试卷发现, 听障

学生普遍存在无法全面理解词汇内涵、对常见的

句式不熟悉、阅读理解能力差等问题, 其平均成

绩还未达到小学五、六年级的水平。 
从根本上而言, 阅读能力是以基本语言过程

为基础的, 要想成为一个好的阅读者, 首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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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掌握一种语言。Perfetti 和 Sandak (2000)曾指

出, 听障者较低的阅读水平有可能是由于他们不

完整的语言系统与阅读系统的需求之间存在差异

造成的。因此, 了解听障人群的语言特点就显得

十分必要。听障儿童学习口语并不能像健听儿童

那样容易, 他们发音不清晰, 与他人沟通存在很

大困难。可以说, 口语并不是听障儿童的第一语

言, 不是随其成长过程自然而然建立起来的符号

系统。由于听不到、听不清或无法理解声音, 听
障人群更多“以目代耳”, 视觉语言——唇读和手

语成为其获取信息及沟通交流的基本方式(雷江

华, 2009)。长期以来, 唇读和手语都是国内外听障

儿童教育教学研究的热点话题。唇读是一种不需

要通过声波刺激, 就可以得知说话者所表达意思

的视觉认知活动, 能促进听障个体语音表征的形

成和词汇知识的增长。手语具备自然语言的一切

属性 , 甚至被当作听障人群的第一语言(陈乐乐 , 
2015), 且有研究表明从出生就暴露于手语环境中

的听障者会形成稳固的第一语言 (手语 )的基础

(e.g., Mayberry, Chen, Witcher, & Klein, 2011), 这
对其阅读能力发展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与唇读

和手语一样, 阅读也是一项基于视觉通道的复杂

认知活动。由于听障人群阅读水平的滞后以及视

觉语言的特殊性, 本文从以往有关唇读和手语的

研究出发, 重点阐述二者对听障人群阅读能力的

影响及作用机制, 以期对未来研究以及听障儿童

的阅读干预提供一定的参考。 

2  唇读对听障人群阅读能力的影响 

唇读(lip-reading), 又叫读话(speech-reading), 
指通过观察说话人的口唇发音动作、肌肉活动及

面部表情, 与记忆中的词语表象进行匹配 , 进而

感知言语的一种视觉认知活动(雷江华, 刘昌, 方
俊明 , 李建奇 , 王丽佳 , 2014; 雷江华 , 孙灯勇 , 
刘昌 , 方俊明 , 2010)。 McGurk 和 MacDonald  
(1976)发现 , 当视觉刺激 /ga/和听觉刺激 /ba/同时

呈现时, 会出现神秘的第三种声音/da/, 该现象被

称为 McGurk 效应。McGurk 效应的提出很好地证

明了视觉线索对语言感知的重要性。研究者普遍

认为, 与健听成人相比, 听障成人是更好的唇读

者, 虽然以儿童为对象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e.g., Bernstein, Tucker, & Demorest, 2000; Kyle, 
Campbell, Mohammed, Coleman, & MacSweeney, 

2013; Mohammed, Campbell, MacSweeney, Barry, 
& Coleman, 2006)。听障者不仅需要获得说话者唇

部周围形成的静态视觉表征, 更需要觉察到说话

人在视觉感知上的变化, 尤其是其面部及唇部的

动态变化。与健听者不同, 听障者的唇读并不是

单纯地通过无意注意获得视觉辅助信息, 而是一

种有意识的言语加工过程, 是其主要的感知语音

信息的方式(Kyle, Campbell, & MacSweeney, 2016)。 
2.1  唇读与语音表征的形成 

基于阅读简单观(the Simple View of Reading), 
解码 (形−音转换 )是阅读活动顺利进行的基础

(Gough & Tunmer, 1986; Hoover & Gough, 1990)。
健听儿童通过听觉发展出语音意识等语音相关技

能, 而研究表明听力受损的听障人群可以通过视

觉, 即唇读来感知口语中的语音信息, 其语音表

征的形成多依赖于唇读能力 (Alegría & Lechat, 
2005; Dodd, 1987; Dodd & Hermelin, 1977; Jerger, 
Tye-Murray, Damian, & Abdi, 2016; Rodríguez-Ortiz, 
Saldaña, & Moreno Perez, 2017)。Dodd 和 Hermelin
早在 1977 年就通过一系列实验发现, 重度听力受

损的儿童主要依靠唇读来获得语音信息, 从而可

以完成同音词匹配及韵尾识别的任务。该结果说

明, 听障人群可以通过唇读发展出亚词汇水平的

语音表征。Rodríguez-Ortiz 等人(2017)测查了听障

组、生理年龄匹配的健听组、阅读年龄匹配的健

听组三组人群的语音意识、词汇知识、唇读能力

以及阅读速度等, 结果发现听障组的唇读得分与

语音意识显著相关, 从行为测验的层面证明了唇

读是听障人群获取口语信息、发展语音表征的主

要途径。 
既然唇读可以帮助听障人群建立语音表征 , 

那么听障者在唇读时是否可以激活大脑的听觉皮

层呢？国内研究者结合已有研究, 分析了唇读研

究领域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特定区域整合

模型(Site-specific Integration Model)和信息传输

接替模型(Communication Relay Model) (雷江华, 
方俊明, 2005)。其中, 前者认为唇读是特定大脑皮

层加工的结果, 听障者视觉语言的感知并不依赖

于听觉皮层的激活; 而后者则认为, 听障者在唇

读时能够同时激活视觉皮层和听觉皮层, 即其听

觉皮层具有一定的可塑性。虽然关于唇读的生理

机制还存在诸多分歧, 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支持了

信息传输接替模型。听障人群的唇读经验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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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可能有助于听觉皮层的重塑与语言神经通

路的发展(e.g., 雷江华等, 2014; Capek et al., 2008)。
雷江华等 (2014)通过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

(fMRI)对汉语听障大学生唇读时的大脑皮层加工

机制进行了探讨 , 虽然没有发现颞上回的激活 , 
但发现了左右两侧颞中回的激活, 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视觉感知的跨通道特性。Capek 等人

(2008)则发现在无声唇读的条件下 , 听障被试左

侧颞上皮层中后部的激活要大于健听被试, 且其

唇读技能与颞上皮层区域的激活存在正相关, 该
研究指出听障被试比健听被试在颞上区域出现更

大的激活可能反映了听障个体该部分脑区的可塑

性, 并且该可塑性与听障个体的唇读技能有关。 
2.2  唇读与词汇知识的获得 

词汇知识对阅读能力的重要性在不同被试群

体(e.g., Harris, Terlektsi, & Kyle, 2017a; Herman, 
Kyle, & Roy, 2019)以及不同文字体系(e.g., Binder, 
Cote, Lee, Bessette, & Vu, 2017; Su et al., 2018)的
研究中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果。从传统意义上而

言, 唇读被认为是一种帮助听障人群理解口语词

汇的补偿机制(Elphick, 1996), 二者之间应该存在

一定的关系。相关研究发现, 唇读是影响听障儿

童的一项重要技能, 与词汇知识一起影响着听障

儿童的各项阅读能力, 并且可以相互独立地解释

听障儿童阅读成绩的变异(Kyle & Harris, 2010; 
Kyle et al., 2016)。此外, 早期的唇读能力也是听

障儿童阅读发展的稳定的纵向预测指标(Harris et 
al., 2017a)。不过, 最近一项旨在比较听障和阅读

障碍儿童阅读机制异同的研究发现, 唇读虽然与

听障儿童的字词阅读、非词阅读以及拼写有稳定

的相关, 但在控制儿童的表达性词汇之后, 唇读

与字词及非词阅读的相关不再显著。该发现与以

往研究结果不太相符, 为此研究者提出了被试年

龄以及语言背景多样化的解释 (Herman et al., 
2019)。由此我们可以推测, 唇读与词汇知识之间

关系比较复杂, 可能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但可以

将二者的关系放在阅读简单观的框架下进行分析

(Gough & Tunmer, 1986; Hoover & Gough, 1990)：
唇读是听障儿童发展语音意识及解码能力的基础, 
而词汇知识则保证了解码之后语音和意义信息的

匹配。唇读和词汇知识既是听障儿童阅读能力的

重要预测指标, 同时二者之间也有一定的内部作

用机制。一方面, 对于心理词典中没有储存的词

汇, 听障儿童不可能正确地进行唇读; 另一方面, 
唇读经验的不断积累也有助于听障儿童词汇知识

的增长, 唇读有可能是口语词汇进入到听障儿童

心理词典中的唯一方式(Kyle et al., 2016)。唇读与

词汇知识之间的复杂关系及二者在影响听障人群

阅读能力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机制有待未来研究深

入考察。 
2.3  唇读与阅读能力的水平 

唇读主要依赖于视觉, 而字、词、句、篇等

各个单元书面文本的准确及流畅阅读也需要视觉

通道参与。阅读虽然多以默读的方式进行, 却是

以早期口语能力的发展为基础的(Perfetti & Sandak, 
2000; Nation, Cocksey, Taylor, & Bishop, 2010)。唇

读是听障人群加工口语信息、建立语音表征的主

要途径, 因此听障者的唇读能力与阅读水平之间

存在密切的关系, 这一点已被许多研究所证实(e.g., 
Harris & Moreno, 2006; Harris et al., 2017a; Kyle 
& Harris, 2006, 2010, 2011; Kyle et al., 2016; 
Mohammed et al., 2006; Rodríguez-Ortiz et al., 
2017)。研究者多以单字阅读、阅读理解的得分来

表征个体的阅读能力。Mohammed 等人(2006)对
重度语前聋组、有阅读障碍的健听组以及没有任

何读写障碍的健听组三组成人被试进行了比较 , 
测量了他们的唇读能力、阅读理解水平以及其他

阅读技能。结果表明, 三组被试唇读的内部加工

机制不尽相同, 只有听障被试可以分解和辨析较

长的语音流; 即使在控制语音意识及词汇的情况

下, 听障被试的唇读能力与阅读理解的相关仍然

显著。此外, 听障儿童早期的唇读技能也可以纵

向预测后期的单字阅读及阅读理解的水平(Harris 
et al., 2017a; Kyle & Harris, 2010, 2011)。并且随着

阅读水平的发展, 唇读在听障儿童阅读理解中可

能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Kyle et al., 2016)。虽然大

多数听障者在阅读时会体验到困难, 且与同龄健

听人相比存在明显的滞后, 但仍然有一些听障者

可以成为熟练的阅读者。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这

些听障者成为成功的阅读者呢？为了回答这一问

题, Harris 和 Moreno (2006)以 18 名听力受损的儿

童为被试, 以单字阅读的成绩将其分为高阅读水

平组和低阅读水平组。高水平组阅读能力的滞后

年龄要小于 10 个月, 而低水平组则大于 15 个月, 
且高水平组的阅读理解得分要显著好于低水平

组。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 在控制唇读能力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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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 语音错误并不能显著预测阅读滞后水平的

变异; 而在控制语音错误的情况下, 唇读能力却

依然可以显著地解释阅读滞后的变异。 
综上所述, 唇读与听障人群的各项阅读能力

都密切相关。就其内部作用机制而言, 唇读可能

有助于听障儿童利用精确的语音表征建立形−音

对应规则, 从而顺利地进行解码。聚类分析的结

果也证实, 基于唇读发展出的语音编码能力才是

听障者顺利进行阅读活动的关键(Harris & Moreno, 
2006)。此外, 唇读也能不断丰富听障儿童的口语

词汇库 , 使更多的口语词汇进入到心理词典中 , 
有利于解码之后的语音与头脑中口语词汇的表象

进行匹配, 最终实现阅读活动中形−音−义的转换

及联结。当然, 仅仅依靠唇读是不足以支持听障

儿童语言及阅读能力发展的, 另一视觉语言——

手语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 

3  手语对听障人群阅读能力的影响 

手语是听障人群经常使用的较为系统化和形

象化的手势符号, 是一种非口语性的言语交流方

式 , 其语言学地位已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丁国盛 , 
李妍妍, 2012; 方俊明, 何大芳, 2003)。与唇读一

样, 手语也是一种视觉语言; 而同口语一样, 手语

也有其语言内部的结构和规律。首先, 手语有语

音(phonology)的特性。手语的语音虽然不同于口

语语音, 但是也有一定的体系, 其语音系统包含有

手形(handshape)、运动(movement)、方向(orientation)
以及位置(location)四大视觉要素。其次, 手语也

有一定的象似性(iconicity), 这是手语这一视觉语

言独有的特征, 即每一个手语符号的表现模式与

其所表达意义之间的匹配程度, 类似于口语中的

拟声词, 有透明与半透明之分。例如, 手语中的

“房子”一词, 其手势表达方式就包含有两手交叉, 
看起来很像房子的房顶, 因而较为透明。越能从

手势表达方式中推测出其所代表的意义, 该词在

手语体系中的透明程度就越高。研究表明, 在听障

者阅读的过程中, 手语的语音和象似性表征都会

得到一定程度的激活(e.g., Ormel, Hermans, Knoors, 
& Verhoeven, 2009; Pan, Shu, Wang, Yan, 2015)。 
3.1  手语的跨语言激活效应 

双语学习的研究者普遍认为, 双语者在使用

其中一门语言的同时会激活另外一门语言。同样, 
听障者作为特殊的双语使用者, 在加工第二语言

(其他的主流语言)时, 也能够激活手语语音和象

似性的表征。在进行词汇−图片匹配的任务时, 听
障者在判断手语语音要素(手形、运动、方向、位

置)重叠程度较大的词汇时会产生抑制效应, 出现

更长的反应时和更多的错误; 而在判断手语象似

性较为透明的词汇时会出现促进效应, 表现为更

短的反应时和更少的错误(Ormel et al., 2009; Ormel, 
Hermans, Knoors, & Verhoeven, 2012)。有研究者

以 19 名以美国手语(American Sign Language, ASL)
为第一语言、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听障者为实验组, 
15 名以其他主流语言(如日语、法语等)为第一语

言、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健听者为对照组, 试图探

讨手语和英语这两种在语音与正字法层面都极少

有交叉重叠的语言体系是否能够相互激活。通过

控制英语词汇的语义相关性以及词汇所对应的手

语语音重叠性, 发现听障者的两种语言之间存在

跨语言体系的激活, 而在健听人群中则没有发现该

现象。也就是说, 听障者在加工口语或书面语词

汇时可以激活手语表征, 同时手语语音的不同要素

(手形、运动、方向、位置)对这种跨语言体系激活

的影响程度可能不同(Morford, Wilkinson, Villwock, 
Piñar, & Kroll, 2011)。 

为了进一步细致刻画听障人群在自然阅读过

程中的加工机制, 有研究者采用眼动追踪法对该

问题进行了探讨, 得到了较为相似的结果。Pan 等

人(2015)以 43 名听力严重受损的听障者为被试

(平均年龄 19.1 岁), 同时以 39 名五年级小学生为

阅读年龄匹配组, 通过控制汉语句子中预视词和

目标词的关系, 采用边界范式对听障人群书面语

和手语之间的激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 与无

关预视条件相比, 当预视词和目标词的手语表征

在语音系统上有一定程度的重叠时, 听障者对目

标词的注视时间会更长, 即出现“预视消耗效应” 
(preview cost effect); 而在阅读年龄匹配的健听儿

童身上, 却没有发现这一现象。该结果表明, 听障

者在阅读汉语句子的过程中, 确实能够激活副中

央凹词汇的手语表征。然而 Chiu 和 Wu (2016)的
研究却得到了和 Pan 等人(2015)不一致的结果 , 
表现为无论在早期还是晚期眼动指标上, 都出现

了手语语音的预视效应 (preview effect)。对此 , 
Chiu 和 Wu (2016)认为两项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

是由于被试特征以及实验材料造成的。例如, 学
校对汉语语音的训练可能是造成 Pan 等人(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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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手语语音预视消耗效应的原因之一, 当听

障学生开始阅读时, 他们的手语语音会自动被激

活, 但也可能不得不与更强的汉语语音相竞争。

而在 Chiu 和 Wu (2016)的研究中, 被试都是手语

使用十分熟练的成人 , 他们会频繁的使用手语 , 
受另一语言体系语音的影响就会较小。但不得不

承认的是, 两项研究都证实了听障人群在阅读句

子时, 会跨语言激活副中央凹词汇的手语表征。

不仅如此, 书面语与手语的激活还体现在文字输

出的过程中。Thierfelder 和 Stapleton (2016)通过

错误类型分析发现, 使用香港手语的听障者在书

写英语的过程中, 其部分错误似乎是由于香港手

语导致的。此外, 事件相关电位(ERP)研究中 N400
效应的发现也从生理机制的层面上验证了阅读过

程中共享语音特性的手语词汇的实时激活 (e.g., 
Grosvald, Gutierrez, Hafer, and Corina, 2012; Gutierrez, 
Williams, Grosvald, & Corina, 2012)。 
3.2  手语与阅读能力的习得 

一个显而易见却又经常被忽略的事实是, 不
掌握一门语言的儿童是无法学会阅读的, 因为他

们没有可以依赖的、足以与书面符号相匹配的语

言。任何语言的学习都有助于儿童学会阅读, 尽
管该语言可能并不是“可以印刷出来的语言”, 如
手语。在美国, ASL 被认为是听障人群的第一语

言, 熟练的 ASL使用者往往是更好的英语阅读者, 
尽管 ASL 的体系结构与英语有很大差异(Goldin- 
Meadow & Mayberry, 2001)。Allen (2015)测查了 3
至 5 岁听障儿童的语言技能、家庭环境以及读写

能力等, 发现在控制指拼技能(fingerspelling)的情

况下, ASL 对儿童的字母知识仍有独立的影响。字

母知识是解码的基础, 可以推测以手语为第一语

言的听障者, 其手语的熟练程度与其第二语言文

字体系下的阅读能力密切相关。在一项以 51 名听

障手语使用者为对象的研究中, 研究者基于三项

ASL 的测验将被试划分为熟练的和不熟练的手语

使用者 , 并采用句子−图片匹配任务测量了被试

的英语阅读理解能力, 结果发现熟练的手语使用

可以在单字和句法层面上支持英语句子的阅读理

解(Andrew, Hoshooley, & Joanisse, 2014)。手语可

以促进拼音文字体系下儿童的字母学习、语音意

识以及相关读写能力 (Allen, 2015; Clark et al., 
2016; Corina, Hafer, & Welch, 2014; Strong & Prinz, 
1997), 其作用机制可能源于手语涵盖有基于视觉

的语音加工过程。MacSweeney, Waters, Brammer, 
Woll 和 Goswami (2008)通过 fMRI 技术探讨了手

语和英语语音判断在神经机制上的关联, 发现听

障手语使用者在完成手语和英语语音相似性判断

任务时, 都有相似的左侧额顶网络的参与。此外, 
颞叶的听觉皮层, 是探讨听障人群手语使用及认

知过程的神经基础的研究者尤为关注的区域(e.g., 
Aparicio et al., 2017; Nishimura et al., 1999)。1999
年, Nishimura 等人的研究表明, 听障个体的手语

理解可以激活颞上皮层。Sadato 等人(2004)还进一

步分析了听障者听力受损时的年龄对大脑可塑性

变化的影响, 发现不管是早期(2 岁以前)还是晚期

(5 岁以后), 手语理解都激活了颞上回的颞平面部

分, 同时早期听力受损的听障个体还出现了双侧

颞上沟中部的激活。汉语听障人群手语 fMRI 的

研究也表明, 手语与有声语言的大多数功能区是

重叠的(丁国盛, 李妍妍, 2012; 方俊明, 何大芳, 
2003)。手语的使用有助于促进听障人群大脑听觉

及语言区的活动, 进而影响其阅读能力的发展。 
围绕听障儿童手语与阅读能力习得的关系 , 

研究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模型, 都十分强调

手语在听障儿童早期阅读能力发展阶段中的重要

性(e.g., Andrews, Hamilton, Dunn, & Clark, 2016; 
Hermans, Knoors, Ormel, & Verhoeven, 2008; 
Hoffmeister & Caldwell-Harris, 2014)。在第二语言

词汇学习模型的基础上, Hermans 等人(2008)提出

了以手语为主要语言的双语听障儿童的阅读词汇

习得模型, 认为大多数听障儿童的口语不足以支

持书面语的发展, 需要依靠手语来习得书面词汇

的意义。该模型强调儿童从一开始就需要建立书

面词汇和手语系统之间的联结, 此时, 书面词汇

的词条可以进入到心理词典中, 但只含有正字法

信息, 语素、语法、语义表征都是空的, 想要通达

书面词汇的意义就必须涉及到手语的加工。而随

着心理词典中书面词汇的表征越来越丰富, 书面

词汇与概念系统之间的联结也逐渐建立起来。

Hoffmeister 和 Caldwell-Harris (2014)也试图通过

三阶段模型来阐释听障儿童学会阅读的过程：儿

童首先将书面印刷符号与 ASL 的意义相匹配, 在
习得词汇的过程中努力克服并掌握不透明的匹配, 
最终以双语的模式加工书面文本, 通过阅读获得

英语知识。与 Hermans 等人(2008)模型的第一个

阶段相似 , 该模型指出在接触印刷文字的初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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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手语技能发展较好的听障儿童可以习得与手

语词汇或短语相匹配的印刷符号。当然, 这种最

初的词汇匹配是远远不够的, 儿童需要凭借手语

的语法和语义表征去理解复杂的词汇结构和现象

(如一词多义)以及亚词汇水平的规律(Hermans et 
al., 2008; Hoffmeister & Caldwell-Harris, 2014)。 

4  启示及展望 

4.1  教学干预的启示 
正如邓慧兰(2014)提到的 , 特殊教育的哲学

就是在面向各种残障时都应使用特殊的处理手

段。听障人群也不例外。唇读是听障者加工口语

语音、形成语音表征、获得口语词汇的重要途径; 
在阅读过程中存在手语的跨语言激活效应。这两

种主要的视觉语言皆被证实会影响到听障人群的

阅读能力。就二者之间的关系而言, 有研究者认

为手势交流方式的运用和不熟练的唇读能力之

间有一定的关系(Bernstein, Demorest, & Tucker, 
1998)。也就是说, 当唇读能力不足以支持个体对

言语信息的加工时, 手语就会起到一定的补偿作

用; 而对于那些手语比较熟练的听障者而言, 唇
读技能的获得可能是其口语语音编码能力形成的

重要基础(Mohammed et al., 2006)。听障者在使用

手语交流的过程中, 认知思维的水平会得到一定

的提升, 能更有效地将心理词典中词语的内涵、

手势表征与唇读中的口型等建立联系。当然, 强
调视觉语言的重要性绝不是反对助听设备的使用

或否定口语训练的效果, 也不是为了夸大唇读和

手语训练的作用, 而是希望听障人群语言的独特

之处能得到充分的重视。如果等到儿童口语训练

效果不好, 才开始考虑其他语言方式, 可能为时

已晚。在听障儿童语言发展的关键期, 就应该重

视视觉语言的训练(李德高, 张积家, 2006; 李俊

宏, 丁国盛, 2013), 使儿童习得足够的词汇知识

及相应的语法结构、掌握好一门语言, 以便为阅

读能力的发展奠定基础。 
4.2  小结与研究展望 

基于健听儿童阅读能力习得规律发展出来的

双通路及相关模型已广为阅读领域的研究者所认

可(Baron & Strawson, 1976; Coltheart et al., 2001)。
而与该模型相似, 听障人群的字词识别双通道模

型(Elliott, Braun, Kuhlmann, & Jacobs, 2012)认为

听障者可以基于口型发展出口语的亚词汇表征 , 

在阅读过程中这些亚词汇单元会被激活。与健听

者不同, 这些亚词汇单元是以视觉为基础的, 也
叫视素(visemes 或 visual phonemes), 与唇读有着

密切的关系。除亚词汇通道外, 可以推测, 听障人

群也可以凭借词汇和手语表征之间的匹配, 直接

从词汇通道通达心理词典中的目标词。唇读和手

语这两种视觉语言影响着听障人群各个水平的阅

读能力。唇读有助于听障者听觉皮层的重塑, 促
使其逐渐形成以声音为基础的语音表征, 为口语

词汇进入心理词典提供一个通道(Kyle et al., 2016; 
Rodríguez-Ortiz et al., 2017); 天然的手语输入不

仅不会危及到听障儿童口语的发展, 反而可以缓

解因早期听力剥夺对其口语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

响(Davidson, Lillo-Martin, & Pichler, 2014), 同时

能帮助听障者形成以手势为基础的语音表征。 
可以说, 基于视觉语言的阅读模型详细描述

了在听觉通道受损、听觉语音无法利用的情况下, 
听障人群是如何建立书面符号和意义之间的联结

的。Andrews 等人(2016)回顾并介绍了各种以视觉

语言为中心的听障儿童阅读模型, 并指出所有的

听障儿童都可以是双语的, 视觉语言可以帮助他

们成为有读写能力的人。未来研究应该充分关注

视觉语言——唇读及手语对听障人群阅读能力的

影响及复杂的作用机制, 为听障儿童早期的阅读

干预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具体而言, 未来的研

究需着力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议题：第一, 听障

人群的听力损失程度、偏好的交流方式、助听设

备的使用等有很大差异, 这些基础的人口学变量

所带来的影响是研究者们极为关心的话题。因此, 
视觉语言对听障人群阅读能力的影响在不同特点

人群中的表现可能不同。第二, 唇读和手语都能

够促进听障儿童语音意识的发展、词汇知识的获

得 , 但编码形式可能不同 , 前者基于口语语音 , 
后者基于手势语音。如果同时考虑唇读和手语对

阅读能力的影响, 听障儿童的元语言意识(语音意

识、语素意识以及正字法意识)、词汇知识以及相

关读写技能, 是否是其响阅读能力过程中的中介

或调节变量？在不同阅读发展阶段是否会呈现不

同的预测模式？其复杂的作用机制值得进一步研

究。第三, 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拼音文字。汉语

是表意文字, 其书写符号、构词方式以及形−音对

应规则等与拼音文字有很大差异, 汉语儿童的解

码过程与英语等拼音文字体系下儿童的解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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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大不相同。基于拼音文字的研究所提出的听障

人群字词识别的双通道模型(Elliott et al., 2012)是
否也适用于汉语儿童？未来可以基于行为和生理

机制研究, 发展出适用于汉语听障人群阅读能力

习得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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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visual language on reading among people who are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ZHAO Ying; WU Xinchun; XIE Ruibo; FENG Jie; SUN Peng; CHEN Hongjun 
(Research Center of Children’s Reading and Learning,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Applied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Faculty of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auditory channel is disabled for people who are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so they have to rely 
heavily on visual language — lip-reading and sign language — to develop their reading ability. Lip-reading 
can help deaf and hard-of-hearing people to form phonological representation, develop vocabulary knowledge, 
and promote word read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Oral and written language processing activates sign 
language, which affects all levels of reading ability for people who are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xplore the role of reading skills such as phonological awareness and vocabulary knowledge 
in the effect of visual language on reading ability, and develop a theoretical model that explains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reading acquisition by visual language for Chinese people who are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Key words: deaf and hard-of-hearing people; visual language; reading ability; lip-reading; sig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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